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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减碳中，中国经济、政治与生活会如何被重构？

改写能源，便是在改写你我的生活。

国际 大陆 深度 去煤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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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6 去煤的未来 减碳承诺 气候变化
“第二个台灯了，东北限电，买个充电的。”这是10月初，某网购平台里有关充电台灯的一则留言。 


对中国大陆的普通人而言，频发的暴雨、限电、过早到来的寒潮，让“气候变化”、“减碳”、“碳排市场”这

些多落在政策和电动汽车宣传里的字眼，在最近有了或多或少的实感。虽然工厂被拉闸限电的樊卓仍然不

能理解：“用电不就已经是环保了吗？”

11月25日，独立研究小组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发布报告，指中国6月至9月CO2的排放量，

较去年同期下降0.5%——这是自2020年第二个季度，也就是Covid-19经济复苏之后的首次下降。在

2020年第四季度和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碳排放都创下了10年来最大增幅。分析师Lauri Myllyvirta认

为，是次下降主要源自房市低迷和各地大范围限电，不过他也警告表示，若中国因经济放缓而再次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则可能在2030年达到碳达峰目标前，进一步累积碳排放量。

在刚刚结束的COP26——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夕，中国更新了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承诺。

但经第三方机构CAT（Climate Action Tracker）评估表示，中国的NDC目标严重不足，​​若所有国家都效

仿中国做法，则全球在2100年升温将超过2°C，最高可达3°C。事实上，在气候危机已通过频率越来越高

的极端天气显现的时候，中国在化石燃料及火电厂上的投资却未减少，减碳在此前也主要体现在关停非国

营的小煤矿和已几乎停产的煤矿中。

即使如此，煤还是不够用。据一家关注煤炭市场的机构测算，火电动力煤库存目前严重不足，加上入冬供

暖需求，12月仍可能有不小的缺口需要补足。去煤在中国为何这么难？我们试图用数据和分析，一步步剖

开这个问题。

2030年碳高峰，2060年碳中和——中国在2020年做出的减碳承诺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能源、便是减少

中国经济对煤炭的依赖。中国会迅速“去煤”吗？中国应该怎样“去煤”？而这些承诺，又会体现在中国对外

投资的能源项目上吗？本文是端传媒“去煤的未来？”系列报导的第二篇（欢迎阅读第一篇：《减碳承诺下

的两座煤城：失去煤的冷清无措，燃煤正旺的不见未来》），我们将借助数据和政策分析，环看煤炭对于

今天中国能源、经济、政治和生活的意义。

煤：积重难返 


自2006年以来，中国便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人均碳排放并非首

位，但其在全球碳排的份额却不断扩大，2010年还不足20%，2020年已逼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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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联合国195个成员国在气候峰会中通过《巴黎协定》，拟共同阻止气候的进一步暖化。然而5

年间，CO2排放持续增长，气候危机进一步加剧，美国更一度退出《巴黎协定》，将自己定位为“气候变化

领导者”的中国，则被环保团体指出在一带一路计划中大量投资燃煤电厂，国内自身缩减碳排进度不佳。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中表示，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达碳排放峰

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是指CO2排放量达到峰值，而碳中和则指一定时间内CO2排放量和吸收

量相抵。欧盟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已实现碳达峰，美国在2007年实现，日本则在2012年，这些国家及地

区均拟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意味著，中国碳中和完成时间较其他发达国家晚10年，但同时碳达峰

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少10-30年不等，留给这个最大碳排放国家的转型时间非常紧张。

国际上承诺的减碳目标，也反应在中国国内的政策制定中。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里，计划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费占比由2020年底的84.15%，降低至80%，而光



伏、风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则预计增至20%。10月24日，中国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拟在2030年碳达峰时，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5%，

风电、光伏发电总装机达12亿千瓦以上——是2020年的2倍以上；而到2060年时，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

比重80%——与目前化石燃料占比8成的情况，完全调转。

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董秀成，此前对媒体分析“十四五”能源目标时表示，虽然其中提到的是

化石能源，但控制的重心仍然是煤炭。气候风险数据提供商 TransitionZero 也提到，若实现不高于1.5度

升温目标，全球必须关闭3000座燃煤电厂，其中一半在中国。

由于自身“多煤、贫油、少气”的能源储备结构，一直以来，煤炭都是中国经济扩张最踏实的支柱。自1985

年起，煤炭长达30年以来都占据中国能源消费的7成左右，之后随2016年开始的“去产能”政策逐步降低，

但目前仍有接近6成能源消费的份额。

煤炭的消费结构中，6成用于火力发电，钢铁、化工、建材等工业消耗占3成。这6成的火电煤，也支撑了

中国目前6成、近5万亿千瓦时的电力运作。这些年来，纵然新能源一路推进，尤其是风电和光伏发电占比

不断扩大，但因经济发展带来的总量扩大，使得煤炭的绝对消费值仍在不断增加。

风电与光伏：发展仍然受制 


https://weekly.caixin.com/2021-03-20/101677857.html


能源上的减碳，意味著需要不断扩增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核电因安全问题与邻避效应空间有限，水电涉

及生态评估、移民安置等问题，因此，中国将主要的压力放在了风电与光伏。2020年，中国安装了50吉

瓦的太阳能发电装置与70吉瓦的风电装置，使光伏与风电的总装机达250吉瓦、280吉瓦，为了实现2030

年风光总装机1200吉瓦的目标，5年内，中国还将扩增一半的风光装机。

装机只是能源转型的第一步，风电和光伏能源更大的困境在于输送和储存。 


风能和太阳能都非常依赖气候情况，有较强的波动性和间歇性，因此往往出现整体电力富余，但用电高峰

短缺的情况。山东、青海等光伏发电装机大省，不少地区出现中午电力充沛但用电高峰的傍晚却紧张的状

况，导致火电机组中午停机、傍晚满负荷开动，利用率低，效益亏损，而与此同时，光伏和风电也因低峰

时段过渡富足而弃置率高。

青海、甘肃，是中国目前新能源装机最大的两个省份，早期就因输送及储存的制约，弃风弃光严重。输送

储存的技术开发、设备建设，都意味著巨额的资金投入。目前，缓解风电、光伏输送难题的主要钥匙，是

特高压线路。据大数据公司赛迪数据，中国2020年特高压产业及其上下游共带动投资规模高达3000亿

元，2025年碳达峰时，预计将达到5870亿元——超过2020年甘肃整个省GDP的6成。

不少学者提出，能源改革里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即没有一种能源可以做到既供应稳定充足、又价格便

宜、同时清洁环保。这种选择的困境，也是中国10月东北等多地限电的原因之一。

咨询分析公司IHS Markit的分析师Lara Dong就对FT表示，中国必须在对煤炭带来的环境压力与能源安全

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二者无法同时实现，因此才被称为能源困境。

此外，有专家援引英国碳轨迹研究员Mike Berners-Lee在《没有备用地球》一书中的表述指，全球能源使

用量是50年前的3倍，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即使可以解决太阳能、风能的储存传输问题，300年后，可

能需要地球上每寸土地都安装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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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民用与工业用气不断增加，进口依存度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能源转型较好的欧洲，从煤炭到新能源，离不开相对清洁的天然气作为过渡燃料使

用。由于中国天然气储量不足、依赖进口，中国电力结构上的转变几乎跳过了天然气的过渡。但与此同

时，中国的天然气消费仍不断增长，主要源自民用冬季取暖及日常生活。

据中国国家能源局《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0年中国大陆天然气消费量达3280亿立方米，占一次能

源消费总量的8.4%。其中，城镇燃气和工业燃料消费占比基本持平，为37％～ 38％，发电用天然气为

16%，化工占比9%。

2017年起，为提升空气质量、降低PM2.5，中国大陆迅速推进“煤改气”政策，限制民用煤燃烧，替代为天

然气。同年冬天，在政策压力大、部分管道铺设工期未完成、天然气涨价等背景下，河北、山西、山东、

河南等地陷入供暖危机。2021年冬季，受寒流突袭，中国东北、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受侵袭的地区提前供

暖，叠加2022年2月将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所需燃气，2021年年底至2022年年初的天然气需求，可能会

持续高位。

http://www.nea.gov.cn/1310139334_16294604014501n.pdf


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世界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2020年消费逾3200亿立方米。据《中国散

煤治理调研报告（2017）》，中国在2030年的天然气一次能源消费占比，可能达到15%。也就是说，接

下来的10年里，中国天然气的需求可能会增加2倍，至7000亿立方米。

由于中国已探明的化石能源中，天然气仅占6%，因而自2016年起，天然气就成为中国净进口的主要物品

之一，2018年，中国更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据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测算评估，2020年中

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3%，而随著民用“煤改气”的进一步推进，预计2040年，天然气依存度将达

53%。

不过，进口依存度高的商品极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例如，2020年，由于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开始大

幅减少自澳大利亚的天然气进口，转而增加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燃气。

需要指出的是，纵然天然气相对煤炭、石油等更洁净，单位用量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少——比燃烧石油

少30％、比燃煤少45％，但其亦是化石能源，且在提取、生产与运输过程中也会排放温室气体。碳中和能

源转型，必然不能依靠转换另一种化石燃料燃烧实现。

https://www.eia.gov/international/content/analysis/countries_long/China/china.pdf


能源即经济，经济攸关生活 


能源是发展的动力，动力的转变也意味著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若无法迅速转型，则经济就会受到冲击，

对于极为看重经济发展的中国政府而言，转型阵痛尤为痛苦。

据欧盟有关气候变革的智库Ember2021年发表的《全球电力评论》报告，自2015年以来，只有5个G20

国家（20大工业成员国）燃煤电量出现增长，中国以5年19%位于增长的第三位。2020年，受2019冠状

病毒的影响，多数国家燃煤发电量出现下降，但中国仍然增长了1.7%。

2020年，疫情肆虐之下，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订单回流中国。为了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多地

地方政府在1-5月重启火力发电，推进48吉瓦的煤电项目，超过2019年全年的装机量。后虽紧急煞车，但

2020年全年仍新投产了38.4吉瓦的燃煤电厂，居于全球之最，而在二、三位的印度、日本，则仅新投产了

2吉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MTcwODAwOQ==&mid=2247484751&idx=1&sn=3dc9d94ebec3e21d84739e7746e8d03f&chksm=e839eec9df4e67df7017dc2bc47f9a4b18ccd042d945ef945205d55c1a88c1b48523b157fc40&mpshare=1&scene=1&srcid=0619IdMCILl5keDuaNpawKRJ&sharer_sharetime=1593693459969&sharer_shareid=f0c5da8ccb7adf0a445566e4315de8c7&exportkey=AUECJskTgnKplVAVs26aF4w=&pass_ticket=NSpYgfAJm0WcvdoPVNx/b6tdJw5YhfHWtXUIeKkj9tfZyoXEwruWkWd3p9xhEf8o&wx_header=0#rd


2021年10月，全国范围的限电引起公众对能源的不安，能源大省山西遭遇的特大暴雨，加剧了煤炭的紧

缺。10月末，中国北方又过早进入寒冬，不少地区提前供暖。在经历限电之后，中国放开了煤炭生产的限

制，并同时加大自哈萨克斯坦、南非、莫桑比克进口煤炭。

从9月末至10月的限电，尤其东北三省民用电的限制，使得很多民众对于“减碳”终于有了实体的感知。 


9月26日，黑龙江大庆的梓御一早就发现停电了，没有任何通知，电梯动不了，路灯关了近一半，甚至手

机信号都因停电影响附近网络讯号基站运作而变得断断续续。与此同时，停电后，小区水压泵无法使用，

高层用水成了问题。这样时停时有的情况持续了两三天，人们渐渐学会了提前备好饮用水，和准备充电灯

泡、充电用具。

在浙江合伙经营著一家日化厂的樊卓，9月28日收到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工厂在29、30日里选一天不生

产，于是工厂只好提前放国庆假。10月上旬，限电变得更加频繁，樊卓的工厂被要求周二、周三、周四限

电。

据樊卓介绍，限电影响了整个产业链条的时间与成本，上游化工原料价格飞涨，曾7、8块一公斤的甘油，

限电后翻倍到16快，且包材很慢，相应的，价格虽不会立刻传导至下游，但给下游客户的交货时间也会顺

延。

9月底至10月的限电，也更大范围影响到了Apple、Telsa、Intel等国际厂商的供应链，行业运转速度均被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51282/china-steps-coal-imports-kazakhstan-south-africa-and
https://www.environmentalleader.com/2021/09/china-energy-cutbacks-slow-manufacturing/


放缓。

作为“世界工厂”，全球都依赖著中国廉价电力及成本所制造的商品，金属、石油提炼、铝、甚至太阳能电

池板，这些高耗能产品为全球供应链提供著廉价的成本基础，架构起中国经济基层的生产链条，同时也是

最大的碳排放部门。

Bloomberg根据芬兰的环境研究项目组CRE在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制作了一个互动页面，其中提

到，数十家大型中国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力、钢铁、水泥、炼油等高耗能产业，占据了中国乃至世界

主要的碳排放份额。例如，国企中国石油的碳排放量甚至超过加拿大，而中国建材的碳排放则相当于法

国。2019年，中国产生的超过130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就有40亿吨来自建筑材料钢铁、水泥等的生产。

https://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21-china-climate-change-biggest-carbon-polluters/?sref=JOJqJQ43


国际环保NGO绿色和平东亚分部项目副总监张凯也对端传媒表示，不同产业的能源转型里，工业转型困难

程度最大，例如钢铁生产的高炉加热和生产过程中的脱碳所需要的高温和还原剂，未来可能会使用氢气进

行替代，但都依赖技术进步和成本投入。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2020年末发布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综

合报告中也提出，中国的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产品能耗过高，急需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动力转变，都意味著更多经济成本的投入。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估算显

示，若依照1.5°C的全球气温升温上限计算，2050年的GDP损失可能接近4%。不过与此同时，PM2.5浓

度会下降，环境质量也会大幅度提高。

与此同时，据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分析，单位GDP能耗增速与第三产业GDP占比呈负相关。也就是

说，产业结构转型也意味著，服务业可能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占比增加。

此外，中国经多年试点终于于7月16日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生态环境部监管，交易则由上海环境能

源交易所完成 碳交易市场即政府为每个企业发放的碳排放配额 可以用于在碳市场中进行买卖 不过



源交易所完成。碳交易市场即政府为每个企业发放的碳排放配额，可以用于在碳市场中进行买卖。不过，

目前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仅适用于电力公司，包括2200余家企业，大部分为国有，这些企业每年在中国总体

碳排放中占40%以上。

金融分析集团TransitionZero指出，中国政府对这些电力公司分配的额度过多，以至于需要购买的数量很

少。同时，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设定的是每单位发电量的碳排放限额，而非整体碳排放上限，这样的标

准较目前已成熟的欧洲碳市场要宽松很多。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launches-carbon-trading-market-as-urgency-to-cut-emissions-grows/


威权环保主义 


中国前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在《高层到底怎么决策?》一文中以环保政策举例表示，高层的意愿意志

起了决定性作用。

威权体制之下，中国各级政府均是向上问责制，即下级主要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任务往往通过“五年计

划”等重大规划传达，这些任务也往往有具体的指标及表现衡量标准，经济如此，环境也不例外。权力核心

的重视程度、力度，决定著政策实施的严格情况，而公众对于政策制定、实施参与程度都很有限。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初的中共十八大中，其就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2018年，习近平出席第八

届中国生态环境大会。在会议中，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提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也成为习主

要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一，2021年7月，生态环境部甚至在北京成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2016年，环境保护部（现已改组为生态环境部）还宣布建成中国国家生态大数据平台，拟整合过去不完

整、不准确、多数据源的数据情况，对相关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监控。但目前，相关数据的公开程度，仍

然受到批评。

2015年末，中国成立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并在河北省推广试点，后历时两年分4轮在全国推广，部分

省还设立了专项警察。2021年2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甚至公开批评国家能源局，指能源局布局不合

理，未能限制煤电项目的扩张，“该建的没建、不该建的建了”——此前从未有中央级别的机构因能源发展

受到批评。

截至2021年8月，共6000余名中国官员因环境及能源事件被问责，其中省部级官员有20位。 


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1-05-11/doc-ikmyaawc4508693.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2-04/doc-ikftssap3042126.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8-02/9534065.shtml


不过，严格的惩戒未必意味著最好的效果，毕竟衡量地方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数字仍然是GDP，而减碳指标

往往并不如GDP这样单一可见。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在减碳达标和实现经济增长中来回拉

锯，并依赖运动式治理。

例如，2017年起为降低PM2.5而主要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实施的三年“蓝天保卫战”计划。政府通过运

动式治理——关停工厂、即使是三四线城市仍然限制单双号车流、以及粗暴的供暖“煤改气”，快速达到了

目标，但2017年末的“煤改气”，也让不少北方农村，甚至部分学校，经历了人为最冷的寒冬。

在中国提出“3060”双碳目标之后，地方政府为达到气候治理上的绩效，也开始粗暴关停部分厂商或生产

线，以及如2021年9月底发生的无预警拉闸限电的情况。

事实上，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全国人大批准了6.35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

以应对Covid-19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然而各地地方政府新增的地方债中，却很少投向绿色经济。不仅如

此，2020年地方政府还放开了燃煤电厂的批准许可，使得大量额外的煤电装机落地。

同时，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所及复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者，在其相关研究中指出，随著上级动员式环

保命令的增多，地方官僚可能也面对“过度动员”的问题，这些地方干部可能无法像此前一样积极开展之后

的环保运动。

也有学者则提出不同的看法 清华大学的学者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中表示 环境质量 气候变化正成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211-youropinion-change-coal-to-ga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644016.2018.1491116?src=recsy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644016.2021.1985221


也有学者则提出不同的看法。清华大学的学者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中表示，环境质量、气候变化正成为一

种全球公共产品，中国政府也正在其中寻求继经济合法性之后新的执政合法性。他们提到三个原因：一是

Covid-19大流行期间，中国疫情治理的成果被纳入了意识形态宣传中；二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都面对强

烈不确定性，经济合法性可能难以为继；三是千禧一代及Z世代等新生代的崛起，他们有著较强的气候和环

境保护意识，可能成为支持新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644016.2021.1985221


除此之外，习近平上台后，非政府合作组织（NGO）的生存空间便愈渐狭窄。2017年，中国颁布《境外

非政府组织法》，NGO的注册及审查愈发严格。然而纵观全球其他国家及地区，环保NGO在平衡各方权

益、监管超排企业、维护个体在能源转型中的声援等中，均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于是，环保NGO在中国国内也呈现两种状态，一种与政府或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合作，另一种则在被打

压、噤声。

2021年11月2日，中国山东省日照港内的煤堆。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全球气候领导者，问号 




2016年，中美气候合作的研究专员陈志男在摩洛哥参加全球气候变化大会（COP），期间恰好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宣布当选，同期参会的美国人都因此难过失望，甚至握著她的手说，“未来就靠中国了，我们已经彻

底退出气候舞台了。”“当时很多美国人这样想。”陈志男回忆。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强硬作风的中国模式的输出，忧虑这可能摧毁全球民主进程。9月，美国气候特

使John Kerry在访华以图气候领域合作时，中方未派出一直在气候领域谈判的解振华，反而将新疆、台湾

等问题推上了谈判桌，谈判不欢而散。纵然在COP26中，中美两国在会议邻近尾声时发布联合声明，似乎

暂时搁置了彼此地缘政治的冲突，但不久便又在媒体中打起口水战。

“威权与民主，哪个更有利于环境政策实施，这件事一直是环保研究圈里大家在辩论的问题，”陈志男表

示，中国环保政策的实施，从表象上看的确相对高效，但也有研究提及，这样的高效或许与强制作派关系

不大，更重要的是中国喜欢采用试点的环境政策，这种先试点，再摸索经验推广的模式，与威权政体关系

不大，反而或许是可以参考的模式。

除此之外，缺乏问责机制、民间声音难以回馈的威权环保主义，是否可以实现减碳目标及其可持续性如

何，也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2021年9月下旬，中国宣布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此之前，韩国4月宣布停止国家支持的海外煤电投

资，日本紧随其后，中、日、韩三国公共资金占全球海外煤电投资的95%以上。只是，中国仅宣布不再新

建，并未提及在建、扩建的项目。如同中国国内减碳措施未有总碳排放量目标、不再新建、扩建煤电厂一

样，这些去煤的承诺将何时实现、如何实现，成为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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